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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守祥：世俗化的文化：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消费性取向 

  “文化大革命”的荒诞悲剧结束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向正常化，文化也在长久的压抑和畸变之后迅速喷发

而变得繁杂和亢奋。社会学家所谓的中国社会转型伴随着以下四个特征而迅速展开：一是世俗的大众社会产生；

二是“中产阶级”（即所谓的“成功人士”或“白领阶层”）趣味成为社会审美的标准；三是科技与信息因与经

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事业，经典艺术迅速边缘化，装璜艺术因与商业利润的密切关系而成为

社会时尚的先锋；四是普遍的享乐情绪而很少考虑终极关怀。因此，马大康先生认为：“随着科技、文化的发

展，知识迅速积累，知识分子群体因分工而分化了，文艺复兴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大师已不复出现，精神偏瘫的知

识者却产生了。特别是现代科技作为生产力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直接功效和所获得的巨大实利，酿成了急功近

利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压力，不仅导致科技知识分子的片面发展，而且造成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知识分

子的人文理想动摇了，人文精神受到质疑，失去了它的根基。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又加剧社会行为失范和社会失

衡。”同时，他认为：“我国大众文化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

颠覆，这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大众文化是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两个

翅膀而勃兴的。大众文化遵循‘市场逻辑’，它要赢得自身的繁荣，就不能像纯文学那样一味追求个性和独创性

而令自己的读者圈越来越小，它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大众，从而赢得更丰盈的利润。这就注定它要追寻大众的

‘平均数’，以大众的欣赏趣味、思维习惯，大众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标准作为自己文化生产的标准。”① 德国文

艺批评家霍尔斯特·吕特尔斯也认为：以高科技手段支持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反审美或后审美文化”，一种“视

觉和听觉文化”，一种消费文化；它消解崇高、消解意义、消解精神，摧毁传统文化（特别是严肃文学和高雅艺

术）的审美规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使文化产品日

益蜕变为“消费品”，从而将一切文化行为和文化经验统统推入商品的洪流②。同时，占据社会强势地位的“市

场逻辑”又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催生出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形成了以“向钱看”为核心衡量系统的

所谓“成功人士”阶层以及以“时尚美”为导向的所谓“中产趣味”崇拜。 

    一、世俗化的冲击：市场逻辑的崛起与中产趣味的崇拜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最早产生于西方社会，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欧美发达国家。改

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也是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

城市里，大众文化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且，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

的增长。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随着改革开放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进一步增加

的趋势。毫无疑问，大众文化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 

   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崛起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崭新现象，是文化发

展中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这种转折性，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另一方

面表现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这两者共同地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就是由文化工业塑造

和支撑起来的消费型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美国文化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探讨

了现代文化自我毁灭式的解体：清教主义的“苦行”伦理让位于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而现代文化的享乐主

义是由资本主义本身制造出来的，起初是因资产阶级要将个人和个人欲望从社会管制中解放出来，其后则因大众

消费经济的建立需要享乐主义的伦理以维持商品在市场上的流动。贝尔认为，文化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现代主义

本身，而在于后现代主义——它使经典现代主义的反社会的自我冲动演变为一个大众态度，而这种大众态度由大

众消费所支撑；在追求新经验中，大众文化变成虚无主义的文化，打破了将社区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在这个过程

中，贝尔认为审美距离和心理距离消蚀，艺术变得越来越粗俗或者越来越不可理解，并直接导致了两种倾向：一

是媚俗，走的是大众趣味、时尚趣味的彻底庸俗化之路；二是孤芳自赏，走的是一味抽象化之路，使艺术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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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个很小的圈子内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于是，中产趣味和大众文化在大众社会中成为时髦和风尚，精英艺术与

现实生活、中产阶级及世俗大众疏离。社会世俗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渎神——人们不再信神甚至不再有信仰。因

此，人们必然追求那种无需深沉思考、无需费心咀嚼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可以满足他们精神的需要，可以慰藉

他们的现代孤独感。在这种情境下，艺术的等级观念被否定了。根据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在社会中发生了艺术

的解体、言路的断裂、人与角色的断裂以及天才的民主化，人们对高级与低级之间的分野嗤之以鼻。对于现代文

化的这种巨大变化，从不同立场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看法。毫无疑问，在精细的解剖与观照

下，丹尼尔·贝尔对此变革的态度是相当忧虑的。同时，他也意识到：现代文化艺术的这一变革是伴随着中产阶

级的崛起而发生的。中产阶级就是指那些从事技术、管理和科学等“理性探究”行当的人们，这些孤独的人们的

中产趣味左右着艺术的发展：他们生活在一个极度紧张、竞争剧烈的社会环境中，有一种追求享乐的需要、追求

肤浅和庸俗的需要，以调剂他们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生活。于是，那些娱乐性的、松弛神经的、荒诞的、没完没了

侈谈情爱的通俗艺术成为了时尚，并因其连带中产阶级的所谓“成功”标志和“财富”强势而迅速扩散到广大的

社会中下阶层。这也正是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谓的“中产崇拜”的结果,他认为：“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

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③ 庸俗的中产趣味是抵御精

英文化的最强大的力量，也是造成反美学的通俗文化的主因。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除了其自身较之以往的经济形式有无可比拟

的优越性外，还在于它特别明显的文化价值，即“市场经济将人从一切非经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人以独

立自主的现实性存在”，“市场经济在开辟‘世界市场’的同时，也使‘世界历史’真正成为现实，并使社会经

济的普遍性交往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市场经济在刺激着技术、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

造了条件”④。正是因为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才使得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并为大众文化

的生成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众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港台的大众文化产品譬如流行

歌曲、通俗小说、电视剧等拉开了中国大陆大众文化发展的序幕；当文化从极“左”政治的高压和大一统模式的

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一种恢复文化本来面目的冲动有力地支持了文化领域的变革。“它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参

与到对革命文化高度的政治化、公式化、群体化、表演化的反叛进程，支配了大陆思想领域的解放运动，满足了

从文化废墟上缓缓站起来的人的精神饥渴：这些曾经被诅咒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岁月里，

却成为寻求个人情感慰藉的理想方式。人们从合唱和群舞中解放出来，从歌颂领袖、歌颂人民的被动角色改为自

由自在的边走边唱，歌唱爱情和童年，沉湎于回忆和童年，唱流行歌曲，读三毛、琼瑶，看武侠小说，跳交际

舞……8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洋溢着解放的激情和温馨的浪漫，它有着朦胧诗般的美感”⑤。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

后期，大众文化一路凯歌，以不可扼制的力量迅猛发展：在港台的大众文化仍然大规模涌入的同时，大陆本土的

大众文化也迅速走向成熟，从初期对港台大众文化生硬的模仿，转向立足于本土语境的创造；与此同时，随着改

革开放的扩大，西方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也铺天盖地涌入国门，从好莱坞影片到电视剧，从流行歌曲和音乐到通俗

小说、卡通画报，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共同构成了对大众文化消费群体的塑造。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所以能够

成为一种气候，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媒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卡拉OK、MTV、卫星电视、家庭影院、录音录像播

放技术、多媒体等，都与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推广和应用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大众文化的

生产告别了手工作坊式的劳作而转向大规模的批量化的生产和复制，一个初具规模的文化市场开始形成，传统的

文化传播方式被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所瓦解，过去那种靠热点制造出“轰动效应”的做法，逐步转化为商业性的时

尚，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正在形成。总之，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极大地触动了中国的文化精神体制，对传统的

文化观念、文化思想和文化心理模式形成新的震动与冲击。大众审美活动方式的变革、审美需求的丰富化、审美

趣味的变迁、审美追求的多元化趋向等现象的出现，使当代人的需求系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呈现出三大显著

状态，“即由需要的匮乏性状态向需要的增长性状态转化；由需要的单一性状态向需要的丰富性状态转化；由需

要的本能性状态向需要的文化性状态转化。这种转变促使当代人的人性结构展示出崭新的性质和状态”⑥。这种

来自人性结构的变化也迫使当代文化的范式与之相适应，文化领域也迅速走向市场化。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大

众文化迅速膨胀，并向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场域急剧扩张的时期。这时的大众文化无论是从市场化的程度、流动

的范围、受众的人数，还是从对大众的吸引力和所产生的娱乐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化。大众文化所固有

的快乐原则和交换逻辑也在有力地改变着文化的样态和运作方式，几乎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霸权，有人断言“中国

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⑦。 

   对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如果从文化接受层面去考察，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不尽一致。一种是

以精英意识和纯审美的眼光，对大众文化持激进的批判态度，以为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中国文化衰落的标志，由此

加剧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是对大众文化表现出相对宽容的姿态，并从文化人在

大众文化面前的失落感中看到了过去畸形的文化心态和中心化情结，从而努力调整心态，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文

化格局。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一部分人对大众文化表现出来的丧失原则和立场的一味认同、抚慰的态度。从恶



棍、小丑到明星，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作为反面教材的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大众文化要

么以因软化革命斗志而属于反革命的性质，要么因经常涉及凶杀、暴力和色情而属于道德腐化性质，总之其恶棍

形象反映了阶级斗争论的残余；作为低层次与商品性的大众群氓文化的化身，大众文化难逃“小丑”的角色，反

映了精神贵族居高临下的霸权作风；而作为国家、集体或个人的摇钱树与社会时尚，大众文化借助市场逻辑的霸

权摇身一变成了当代的明星、成了消费文化的代表。也许在短时期内，大众文化还会有不少角色变迁，但是理想

的或曰真实的身份应该是文化中的普通一员，淡化人为的炒作，从伪个性化到真个性化，在顺从与反叛、消费中

的制衡与狂欢中的抵抗之间实现大众的自主与文化的嬉戏，使大众的文化努力回归到民间。 

   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是与两大全球性历史潮流——市场化和信息化——相联系并由之产生的。市场化在改

变社会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文化消费观念，大众传媒颠覆了印刷时代以文学为最高位的艺术等级制，使影视成为势

力最大的艺术门类，创造了新型的企业式的艺术生产模式，使文化生活化、娱乐化、消费化了；贴近大众，取媚

大众，满足大众的日常审美需要的尽量“好看”从而“好卖”（商业成功）是大众文化的第一要义。随着经济、

政治和文化活动三大领域不同级次的分离，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正进入宾克莱所说的“相对主义的时代”，即文

化的多元发展的时代。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杂语”中，“主导文化所张扬的崇高和精英文化的秩序失去了往昔震

撼人心的力量，一种日常意识形态获得了市民社会、市民阶层的支持，现世主义观念、消费意识成了世俗社会的

价值准则”⑧。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的基本命题归结如下：关

于人的定义，不再像以往那样认为‘人应该活得像雷锋一样’，而认为人是首先要满足眼前物质利益的生物；关

于过去40年的历史，是用虚假的崇高理想来压抑人的起码物质需求的历史；关于当代社会的认识，认为现代化是

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现代化要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通过平等竞争来进行……从形式上看，旧的意识形态有集

中的表述者，而新的意识形态分散在无数的形象、文字、图片当中。从传播方式上看，新的意识形态充斥在媒体

划定的范围之内，遍布各种商业广告、电视节目乃至学术讨论中，并不完全缺乏解释力。这样的新意识形态实质

上已经是当今社会文化的主流，却在一定程度上标榜其异端性。”⑨ 世纪之交的中国大众文化就是在这种社会价

值氛围中茁壮成长并身体力行着消费逻辑的理念与城市中产的趣味，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貌似异端的文化时尚。 

    二、美男作家与选美经济：市场掌控的强势与色情消费的畅行 

   在当今时代，消费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神话，它不仅可以用性和暴力满足人们的欲望，同时也可以用世俗

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使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对象；市场是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它以世

俗化的方式拆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它单一的意识形态指向逐渐脱去，已不止向人们述说那

曾经存在的高于天的革命理想。但是，如果说因看到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崛起就断言以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大众

文化现在可以独霸天下了，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道统与知识精英的文化革命传统就此而

让位于市场逻辑，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当然，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在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成就，市场逻

辑的冲击力和强势地位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大众文化的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同时，遵

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加剧了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压

力，消解了人文价值的传统影响。大众文化由市场化推动在中国形成气候的同时，也形成了（包括大众文化制作

者）对大众文化的误解：把它仅看成与广告、服装、橱窗一类的“快餐”，而忘了它还是种艺术类型；把它视作

粗制滥造的同义词，而不知它有自己的精品。感官愉悦是它的第一技术，决定了它编织故事、运用镜头与组织画

面的方式。真正吸引大众的感官愉悦必须刺透心灵，所以，大众文化也有自己的“深度模式”——贴近并取媚大

众会迫使其去分析大众心理，揣摩社会热点，洞悉不同样态。在中国，大众不爱“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不

理大众的事比比皆是。我们不但看不到自己的柯兰道尔、谢尔顿、金庸、琼瑶，也看不到紧贴新时代中国大众心

态的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的中国的和全球的日常趣味的好作品，譬如极具想象力、人类意识与科技意识的科幻作

品。 

   中国大众文化代表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历史潮流，内蕴着数码技术的冲击与消费市场的掌控，却满带着“暴

发户”具有的所有特点；在大众文化的任何一类事件性文本中，透过中产趣味崇拜、功用性色情、粗俗的欲望宣

泄、野蛮的暴力张扬等等时髦追逐，总能使人感觉到市场逻辑的强力。轰动一时的《上海宝贝》事件就不说了，

最近突然冒出个“美男作家”的品牌人物来，而且此举号称是“某某出版社2004年第一秀”。从美男作家一路推

广到美男导演、美男画家、美男诗人、美男制片人、美男记者、美男运动员……在所谓的“眼球经济”时代，凡

从事与公众的眼球有关的职业，是美男或某一部分接近美男标准的（反正没有统一标准）全都一齐跳下水，充当

“美男经济”的先锋队。在“美女作家”已经成为一个臭大街的名词之后，“美男经济”这个词就犹抱琵琶半遮



面地出炉了，其新鲜度和人气指数还处于这个名词能够不断刺激公众的探知欲和窥视欲的阶段。“美男经济”泡

制之初，其势不像美女经济的飓风那样张狂猛浪，泡制者们事先还有一层刻意的、探头探脑打探情报的意思，不

知人们对男人的漂亮面孔买不买账，想瞧一瞧脸蛋和身材到底可不可以成为“第一性”们的绿卡。电视剧《流星

花园》中那四个都一米八个子兼有漂亮面孔的小伙子首先充当了一回“情报刺探员”，结果没料到美男经济居然

大有市场；F4成员四个漂亮男孩和他们身后的庞大商业机构，都获得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值。那么，“美男经济”

消费市场最大的主顾们是谁呢？一般来说，男人看到美男总不至于激动尖叫吧，于是主顾们自然是被称为“第二

性”的女人。殊不知，在江南许多城市里有不少四十岁左右的女性是陆毅最忠实的FANS，她们是肯为美男陆毅尖

叫惊呼的。所以有人就这样惊呼了，在这个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女色和男色已经同时成为了被消费的商

品。另外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女人黄真真拍的DV纪录片《女人那话儿》，很多现代新女性对着镜头，坦率说

除了他们对于消费男色的潜在欲望。多年前看莫泊桑的小说《漂亮朋友》，后来也看过陈凯歌导演的《风月》，

进而所及以男色混世的西方人，或是张国荣出演的毁了江南庞府大小姐如意一辈子的帅哥忠良，对美男原有些恐

惧和疑虑。一旦男人需要以漂亮面孔来增加资本的时候，事情总变得可疑起来，那漂亮面孔后面的潜台词也变得

复杂了。也许很多人固执地认为，男人不该以脸蛋来在人前表现自恋，所以在网上看到无数喷向“美男经济”的

口水也觉十分正常；但现在的消费时尚却是：要作者是美男才看他的书，要导演长得漂亮才看他的戏……这不得

不令人疑惑，到底是谁们在幕后为这样的一种趣味在起劲地鼓噪、在兴奋地推波助澜？极力宣扬“美男”与“经

济”互动的目的何在？这种“女性消费文化”或曰“第二性消费时尚”里又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商业运作的主

因固不可少，同时，潜隐至今的女性功用性色情消费开始崛起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大众文化发展新动向。来自中

国哲学史2004年会开幕式上的讯息：“社会性别的差异导致女性消费成为一种‘代理消费’，这揭示了消费文化

所隐藏的男权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关系及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性消费文化具有竞争性、功用性美丽和功用性色情以

及媚俗的社会特征，这是社会构建的结果。” 

   再譬如时下热闹非凡、名目繁多的“选美”活动。从表层看，选美是高级的精神审美活动，这不仅表现在

小姐们大多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大学生，还表现在热衷于此项活动的人大多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但选美之风日炽

的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那些美女背后的庞大阴影里潜伏着无数只无孔不入的商业怪兽。各种“桂冠小姐”的出

头，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愉悦，而且也带动了商业活动的发展。“选美是合法的商业销售工具”，但选美毕竟

是一场无情的角逐，它不但卖掉了台上亭亭玉立的美人，卖掉了台下睽睽凝视的观众，而且由此得到了更高的价

格：借一场场活色生香的演出，它集合了“使用价值”，点铁成金为“交换价值”，创造了一次商品和广告的狂

欢盛宴。一场选美竞赛的利益，包含有限度的财务所得和不可计数的商业形象；选美活动吸引了各方前来赞助的

厂商，经过“交换价值”的转变分配，又投放出去再现其效益，从而形成效益的良性循环。小姐们经过初赛、复

赛、决赛的舞台演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加深了外界对她的印象。在此期间，还包括慈善访问、参观拜会以及

各种晚会餐宴，与商界、政界频频聚首，也增加了她们日后出头的机会。而每次活动，都能为自己和老板产生利

益，集聚收益或形成资源。在台湾举行的“环球小姐”决赛，每张特区门票高达1万元。门票收入及电视转播权益

金、赞助厂商对小姐的访问、拜会、参观、舞会、餐宴的具体配谢，都是由主办者决定的。在这里，交易、交

换、交际是同义词。谁也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摆脱不掉身为商品的命运，尽管总有“和平”、“亲善”、“义

卖义演募捐”等字眼的遮掩。选美候选人的身份筹码是赤裸裸的，其实早在决赛之前就已经“钦定”了。在这桩

大型的“商业绑架”游戏中，选美佳丽似乎是受害者——人质或曰商品，然而真正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永远是广大

消费者。主办者虽然出钱暂时垫付开销，但这只不过是以小引大、放长线钓大鱼而已，他们总是可以从中赚取可

观的利润。被厂商、新闻媒介等商业化体系控制下的选美活动，常常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轰动事件。强化选美的固

有标准及价值标准，如减肥、美容、修饰、三围观、女性化等等，使这些标准为商品体系服务，以至于渗透到社

会意识的每根神经；在各种“桂冠小姐指定使用”的明显提示下，商业狂热的价值挟持了消费者的判断，使大部

分人糊里糊涂地付出了“赎金”——掏钱交学费。这恐怕就是“名人”广告的独特魅力——人们甚至明知其含有

某种欺骗性却乐于为美人上当，把钱花在美女身上总是心甘情愿的。 

   大众文化遵循的是经济原则，是市场化大潮在文化上的蔓延；在大众文化的任何一类事件性文本中，毫无

疑问地蕴藏着丰富的市场掌控成分，无论它表面是一种纯情展示还是情欲挑逗、是一种心理抚慰还是暴力宣泄、

是一种正义宣扬还是语言狂欢……因此，有的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在社会观念转换、价值取向变得模糊、混

乱之际，大众文化正气焰嚣张地扩张自己的地盘，文学则被挤压到寒碜的旮旯。原先的荣耀已成春梦，卸除了救

世匡俗重担之后的文学虽因不再受到那么多限制而显得轻松，却又深感失落和迷惘。在社会价值观念裂变和生存

压力的双重牵引下，文学意义、价值下滑已势所难免，文学成为能指游戏，成为本能的放纵，成为荒诞的戏谑，

色情、粗俗、野蛮反倒成了不少人追逐的时髦，成为文学不可缺少的佐料。文学正在自己挖掘自己的根基。”⑩ 

人的存在确实需要现代经济和技术，但又不能仅限于现代经济和技术：如果说大众文化带有很大的技术“物

性”，那么人不是物；如果说大众文化诱惑、满足、填塞着人的日常感性欲望，那么人不仅仅是日常感性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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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果说大众文化造就着一个市场秩序似的标准化感受，那么人是不能完全被标准化的。在日常感性得到较好

满足的先进国家，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得很理直气壮；然而，在日常感性相对匮乏的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具体

效益还是相当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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